
2008年第5期 

总第83期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for Nationalities 

No．5，2008 

Ge／t,No．83 

“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郭 艳 华 
(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 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 日趋成 熟， 

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 

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 

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 

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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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其《重刻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 

人。” “ ’这是宋代史学发达，文人史学意识强烈的最好说明。记录百余年宋夏战争状况的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 

“诗史”观念下的产物。宋代是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代，其以文治国的政治方略，造就了有宋一代灿烂的思想文化， 

但同时也导致了军事力量的薄弱，因而在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过程中，宋廷基本上都处在被动挨 

打的境况之中。面对国家命运受到严重威胁，北宋文人内心的爱国热情及忧患意识顿然勃发，他们不仅走上战场， 

亲历战争，同时用诗歌记录了他们在国家危亡时期的所闻、所见、所感，共创作了近干余首与宋夏战事相关的诗歌。 

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真切，既具有纪实性，同时又不乏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和独具特色的艺术个性，体现 

出鲜明的“诗史”性质。鉴于前人对“诗史”内涵的莫衷一是，本文先就其概念作简要辨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 

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诗史”观辨正 

从记述史实、考见得失、褒善贬恶的角度出发，中国传统的“诗史”观念当肇始于孔子所整理的《春秋》，它以鲁 

史为主线 ，记述了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 ，具有以文传史的性质。此后，孔子创立的“春秋笔法”逐渐渗透到诗歌 

创作领域中，诗、史互证的观念也开始得到加强。 

到了唐代，“诗史”概念被明确提出。唐人孟柴在其《本事诗》中云：“杜(甫)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 

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_2 J( 孟綮认为杜甫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期间的社会现 

状，具有以诗传史的意义，因之称其为“诗史”。自此之后 ，“诗史”遂成为杜诗特质的经典概括。 

到了宋代，由于其军事力量的孱弱，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不时对宋代边境及朝廷进行武力威胁，这使得宋朝的民 

族矛盾异常尖锐。为了激发和鼓舞世人的爱国思想及忧患意识，北宋文人开始进一步彰显杜甫以诗记史的创作观 

念，“诗史 说也随之在宋代被进一步彰显与完善。如北宋诗论家黄彻在其《蛩溪诗话》卷 1中云：“子美世号‘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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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观《北征》诗云⋯⋯史笔森严，未易及也。”蔡居厚在《蔡宽夫夫诗话》中云：“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史绳祖 

《学斋占毕》卷4云：“惟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以上诸家提到的“史笔森严”、“诗善叙事”、“字字有证据”等概 

念，都是对杜诗以诗传史性质的确认。黄庭坚更是以“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 

喜学老杜诗》)来概括杜诗“诗史”的内涵。南宋的潘淳在其《潘子真诗话》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老杜虽在流落 

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切，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其立足于杜诗以史笔陈时事，抒 

发忠义之情来揭示其“诗史”内涵，而对杜诗“句律精切”的强调，又迎合了宋人作诗的理念，由此赋予杜诗“诗史” 

观以全新的内涵。然而，这一时代观念的融入，在某种程度上又冲淡了“忠义”之情的抒发。因此，明清时期的理论 

批评家在赋予“诗史”说以时代特征的同时，对宋人的“诗史”观念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明人杨慎认为：“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 _c 在杨慎看 

来 ，宋人只看到了杜甫诗歌的纪实性，而忽视了其所包涵的内在情韵。他认为“诗史”说的要义不仅是铺陈时事，同 

时还要意在言外，富有情韵。前七子中的何景明更是从“诗本性情之发”的观念出发，批评杜诗“博涉世故，出于夫 

妇者常少；致兼雅颂 ，而风人之义或缺。” 此语意在指出杜诗一味描写对社会现实的所见所感，而忽视 自我内心的 

个性化情感，这明显脱离了诗歌的抒情本质。此后 ，李贽提出“童心”说 ，公安派倡导“性灵”说，这都是对诗歌应张 

扬个性 、舒张情感的强调。受其影响，明代的诗文理论家亦以“情本论”来评价杜诗。明末清初的吴伟业在“诗与史 

通”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史外传心之史”的崭新命题 ；钱谦益在推举杜诗纪实性与爱国思想的同时，亦赋予其 

以“心”传“史”的内涵。二者所谓之“传心”，实际上就是抒发特定时境下的内心情感，目的均是为了明晰诗与史的 

界限，从而将“以诗传史”的传统“诗史”内涵向诗歌的抒情本质回归，宋人重道德情感的“诗史”观因之受到空前挑 

战。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与文化背景下，“诗史”观始终都被敷染着一层主观色彩，从而造成了内涵上的不确定 

性。那么究竟以何标准去看待“诗史”观念呢?在笔者看来 ，欲解答以上问题，我们还是有必要再回到唐代孟綮对 

“诗史”内涵的最早说明。盂柴在定义“诗史”观念时，明确指出杜诗之所以被当时号为“诗史”，其原因是“杜(甫) 

逢(安)禄山之难”，而且将社会动荡流离之现实“毕陈于诗 ，推见至隐，殆无遗事”。这其中的“毕陈于诗”、“殆无遗 

事”都是针对杜诗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而以“隐”来加强“毕陈于诗”与“殆无遗事”之间的联系，实则 

是对“诗史”隐时世而显性情之抒情方式的强调。因而“推见至隐”正是针对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而言，即以自我 

的主观情感体验去反映现实、感悟世事，而不仅仅是记述史实，以此来凸显以诗传史的特殊性。正如现代学者们所 

说的那样：“像杜诗这样刻画如此众多‘乱离人’的群相，这样广泛地反映他们的生活，这样真实而深刻地表达他们 

的思想感情，确实是前无古人的。这是杜诗之所以堪称一代诗史的重要原因”_4_( ；“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 

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 。通过古人的评述与现代学者的阐释可见，记述 

历史史实与表达思想感情的双重结合才是“诗史”的核心内容。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诗史”作品所反映 

之“情”的内涵不尽相同。这也就是后世在论及“诗史”内涵时，总是会敷染上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并对“诗 

史”观有不同理解的原因之所在。 

由以上辨析可见，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不仅能够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社会事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且创作 

主体还应以时代价值观念对历史事件作出情感评价，并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使其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 

从此意义上讲，杜甫虽然是最早享有“诗史”盛誉的诗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杜诗才能被称为“诗史”。“诗史”是 

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每当国家处在“患难”、“颠沛”之时，总会有文人将他们的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历史，全面深 

刻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寄寓自我的主观情感，表现出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感，这样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诗史”性 

质。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能够客观真切地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实与抒情并重，同时所记述的历史事 

件具有连续性、完整性 ，这是成为“诗史”作品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认为：记录百年宋夏战争情况的宋 

夏战事诗是对历史史实的真实记述 ，不仅具有以诗传史 、以诗补史的意义，同时亦将记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 

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融合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观念 ，体现着宋代的历史文化特征， 

从而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 

二、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民族战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如匈奴与秦汉之间，突厥与唐之问，契丹、女真、党项与宋 

之间，蒙古与宋、明之间，都发生过这样的战争。然而不论是就历时时间、空间跨度还是战争规模而言，北宋与西夏 

之间历时百余年的民族战争无疑是其中较为显著的，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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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以文官治国的政治策略，北宋的许多文人都亲历了这场战争，并用诗、文、词等不同艺术方式将战争情况记录下 

来，从而形成了规模浩大的宋夏战事文学。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透显出浓厚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 

从“诗史”观韵一般内涵出发 ，笔者认为宋夏之战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发于危难。记录史实 

诗歌具有传史的功能，但必须是记录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是“诗史”。为数近千首的宋夏战 

事诗虽然并不是出自一人之笔，视角亦各有不同，但诗人们的关注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用艺术化的方式，真切记录 

了宋夏战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状况。比如张定千的《诗一首》，这是最早涉及描写宋夏关系的作品，其中“只怕河湟 

陷夷狄”，已经显现出对西夏入侵北宋的担忧；苏舜钦在《庆州败》中，以“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一句， 

进一步点明西夏攻宋是一种不义行为，并导致“羞辱中国堪伤悲”的结果，这代表着宋初文人对宋夏战争性质的认 

识。此外，苏舜钦的《庆州败》、梅尧臣的《故原战》、刘颁的《闻西戎乞降》等作品，均对战争发展情况进行了连续性 

描写，比较清晰地展现出宋夏战争的进展脉络 ，从而与历史的发展线索相映衬 ，具有以诗记史的意义，所反映的社 

会内容也相当广泛。其中既有对严酷战争场面的实录，如“战死动万计，募人填卒伍”、“肌肤存空骨，性命半鬼 

篆”、“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等；又有对士人忧国忧民之心的真切展露， 

如“草檄朝慵腕劳脱，论兵夜苦舌疮痍”、“奋舌说利害，以救民膏肓”、“报君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如丝”等。这 

些内容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北征》等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如出一辙，共同体现着“不隐恶，不潜善”的史 

家精神。如果说，杜甫因生活在一个“兵连祸结，天下鼎沸的时代”，从而将自己所身受的、所观察到的，一一捉入他 

的苦吟的诗篇里去，并因此被誉为“诗史”的话，那么宋夏战事诗的作者们又何尝不是生活在一个被战争所困扰的 

时代，他们也同样将战争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入作品当中，只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分层次、多样化地去 

展现战争生活的各个侧面，最终由个人化的局部的描写汇合成集体性的全面展现，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宋夏战争时 

期的社会现实 ，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可以说，与宋夏战争相关 的重要历史事件在宋夏战事诗中都 

有所反映，不论是亲历战争现场、记录实战情况 ，还是根据耳闻抒发对战争的感受，都体现出了北宋文人对宋夏战 

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密切关注，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有史有情。忠愤沉郁 

尽管以诗记史、以诗传史是“诗史”作品的重要功能，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抒发情感的审美本质。宋初诗人杨亿 

在其《读史白体》一诗中云：“史笔是非空白许，世情真伪复谁知。”其强调诗歌创作要展现“世情”，而不是一味去写 

实，这实际上是对诗家有史而无情之创作倾向的批判。此后的韩宗愈亦以“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来定义 

杜诗“诗史”的情感特征。由此可见，宋人将“诗史”作品的纪史与言情功能视为同等重要。受此影响，宋夏战事诗 

同样是以记述客观史实为依托，以此展现北宋士人在国家遭受战祸时期的心理感受，蕴涵着浓厚的主观情感色彩， 

而这一主观情感则集中体现在“忠义”二字上，即如黄庭坚所谓的“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此处的“忠 

义”实则是宋人报国热情与必胜信念的深切体现。不论是杨亿“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郑工部陕西随军转 

运》)的威武势气，还是梅尧臣“勇脱区区簿书内，壮心应欲请长缨”(《送李泾州审言》)的慷慨情怀，无不是宋人 

“忠义”之精神的深刻体现，其深远的济世之志与浓郁的爱国热情均包涵于其中。 

有“忠”必有“愤”，这似乎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在入世过程中的必然心理过程。在强大的王统和道统面前 ，士人 

们只有绝对服从的权利。因而，当面对国家危亡而又无法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时，由“忠”而“愤”的情感便会油然 

产生。由于军事力量的孱弱 ，北宋在抗击西夏的过程中连连挫败。面对朝廷用人不济、赏罚不明而造成的战败局 

面，文人们对此痛心疾首，并通过诗歌将满心的忠愤之情展现出来。如陶弼的《兵器》一诗，就以“朝廷急郡县，郡县 

急官吏。官吏无他术，下责蚩蚩悲”来揭示朝廷面对西夏的强大攻势而举手无措的难堪境遇。此外，诸如“中原太 

平 日已久，刃顿兵闲空细柳”、“西边用兵地 ，黯惨无人耕”、“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箭何所施”、“纵横尸暴积，万 

殒少全生”等对边地战事惨痛局面的揭示，其情感之痛切沉郁，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一方面是“报君 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如丝”的炙热之情 ，另一方面则是“谋夫愤愤壮士忧，屡献忠言曾苦 

口”的难言隐衷，当忧国之情与愤然之心碰撞到一起时，北宋文人也难免产生“只期名随扁舟去，掉臂江湖掷锦袍” 

的退避心态，以及“倚锄西北望，涕泪沾空襟”的无奈喟叹。由此可见，宋夏战事诗在以纪实笔法抒写社会现实的同 

时，亦倾注了浓郁的主观情感，最终达到了以“史”传“心”的目的，让后人感受到北宋文人在面对国家危亡时的复 

杂心态与艰难处境。 

(三)律切精深。意在言外 
记史与传情是“诗史”的核心内涵所在，这必然需相应的艺术形式去加以表现，宋人对此极为重视。如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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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年不少衰”[6](5738)来定义“诗史”的内涵，其所谓的“律切精深”正是对“诗史”作品 

外在艺术形式的强调。就连以阐发性理思想而名著一时的理学家邵雍，在《诗史吟》一诗中亦认为：“诗史善记事， 

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其所谓的“真”和“华”其实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在肯定“诗史”作品 

真实记述社会现实的同时，亦强调形式上的美观。不论是“律切精深”，还是形式之“华”，它们都是宋诗“以文字为 

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之总体艺术特征的具体体现。 

在宋夏战事诗中，我们发现宋代文人往往用“羌贼”、“西戎”、“羌奴”、“猖夷”、“豺狼”、“夷狄”等称谓指称西 

夏。如苏舜钦《瓦亭联句》中的“风策策风呼号，羌贼胆开凶焰豪”；郑獬《羌奴》中的“饱则啼啮，羌奴敢肆行”；曾巩 

《边将》中的“当今猖夷久猖獗，兵如疽痈理须决”；等等。由此可见北宋文人对战争的憎恶。在发表议论的同时， 

北宋文人亦不忘以声色工整的句律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如：“悠悠捐岁序，忽忽抱心曲。”(高敞《没蕃土》)“气绝心 

肝裂，号穷血泪横。”(王令《何处难忘酒》)“幕府上功连旧伐，朝廷称庆具新仪。”(王安石《和蔡副枢贺平戎庆捷》) 

这些诗句中的“悠悠”与“忽忽”、“心肝裂”与“血泪横”、“旧伐”与“新仪”的对举，虽律切精深，但却意在言外，形象 

而真切地表现了北宋文人厌倦战争、渴望统一的内心愿望，这既是他们诗歌语言锤炼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至大至 

刚、豪放外发之人格力量的显现，二者的高度结合，正是宋代文人在历经宋夏战争过程中振作精神、焕发热情、内心 

激愤之心灵世界的艺术呈现，从而达到了传史与传心的双重效果 ，这恰恰符合了“诗史”观的艺术规范。 

综而言之，历代都有记录战争情况的诗歌，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能够象宋夏战事诗那样，既全面系统 

又真实动情地记录了历经百余年的战争情况。不论是就前人对“诗史”内涵规范的角度着眼，还是从宋人对“诗 

史”观念彰显的层面考量，宋夏战事诗都是当之无愧的“诗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民族战争是中国古代 

民族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也是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不论是反映匈奴与秦汉之间关系的汉乐府民歌，还是 

记述唐与突厥等少数民族之间矛盾与融合的边塞诗，抑或是记录宋夏战争过程的宋夏战事诗 ，它们都具有以诗传 

史、以诗证史的“诗史”性质。因此说，古代民族战争是我们深入研究“诗史”观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同时也是以 

文学的视角去反观历史的重要途径。从此意义上讲，将宋夏战事诗从宋诗的创作总体中“分离”出来，并以文史互 

证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 、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以及构建和谐社会 ，都有着 

非常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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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Study of“Poetic History”View and the Nature of‘‘Poetic History”in 

the W ar Between the Song Dynasty and W estern Xia． 

GU0 Yan．hu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Beifang Ethnic Universities，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Displaying history by poems was important poetic tradition in ancient China．It became mature by the Song 

dynasty，and the poems about the war between the Song Dynasty and Western Xia was just the product of“Poetic History”． 

It reflected deep love and strong patriotism of scholar officials for their country．The poems about the war between the Song 

Dynasty and Western Xia were of clear nature of poetic history and they have the following features：born in national crisis 

and record of historic facts；strong feelings with historic facts；profound meaning with rhyme beyond words．By examining 

the nature of the poems about the war between the Song Dynasty and Western Xia，we can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on of history；absorb wisdom of survival of a nation． 

Key words：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Western Xia；poems about the war；poet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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